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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是要讀的，但思想更重要」
特寫

●1994年，彭修文（右）與彭弘前
往新加坡演出時合影留念。

音 樂 之
外，在生活

中的彭修文最大的愛
好就是讀書。他一生
熱 愛 讀 書 且 涉 獵 極
廣，「我們家原來就
像圖書館，什麼（題
材內容）都有，從考
古、武器、艦船，到
後面的UFO，還有《大
眾電影》、《人民音
樂》。生活費裏很重要的一筆開支就是
訂雜誌。」彭弘回憶，父親不計較讀書
當下的用處，「很多東西看起來是無用
的，但到你用的時候才發現，那些無用
的東西比有用的東西還重要。」

彭弘認為，父親一生「身教勝於言
教」，彭修文不僅很少大談子女教育問
題，更對很多問題表現出十分開放和包容
的態度，支持孩子們自由發展。「他對孩
子的不管，不是真的不管，是我作為家長
做好了，你們都看了就夠了。因為每個人
的條件不一樣，你強迫他做什麼，要考慮
他有興趣和能力，以及能承擔嗎？」

在這種家庭文化的影響下，彭弘回憶
自己小時候常常不受太多限制，玩得挺
痛快，與此同時，「玩的過程誰也沒有
落下讀書，因為家裏有這個氛圍；家裏
四個人可以飯後嘻嘻哈哈，也可以沒聲
音，各讀各的書。」這種對「無用之
用」的肯定，對整個家庭都有深刻的影
響。彭弘還引用了父親的一句話：「沒
文憑不代表沒有文化。文化不僅是知
識，還要有思想才能成為文化。」她認
為父親給她最大的人生啟示是「捨得」
二字：「你不要什麼都想要，最後什麼
都得不到。一定要收大放小，才能達到

你想要的結果：可能
跟想像有差距，但會
是階段性最好的。」

彭修文去世後，彭
弘開始了長達近 20
年的作品整理工作。
「他一過世，我就覺
得 這 件 事 不 可 不
做。」但要想復原作
品的原貌並不容易。
彭修文作品的原譜很

多都是用鉛筆寫的，有些現場即興的
改動甚至是直接記在了分譜上，有一
些還沒有來得及匯總到總譜，這無疑
給整理工作帶來了巨大的難度。但幸
運的是，彭弘曾參與過父親絕大部分
作品的錄音，排練又非常仔細，因此
「樂譜在哪銜接誰、和誰合作，大致
還能記得。」談到如何更好地傳承父
親的作品，彭弘說：「細節非常重
要。沒有細節，很多人都只會說『音
樂真好聽』，究竟哪好聽？為什麼好
聽？怎麼才能做到？如果不把細節搞
清 楚 ， 你 到 最 後 也 不 知 道 什 麼 叫
好。」

但光有音樂上的細節還不夠。好的
音樂作品從來都不是技法的堆疊，更
重要的是體會和把握音樂的思想性。
彭弘認為，對於從事音樂行業的人才
而言，「書是要讀的，但思想更重
要。書是別人形成的經驗，你還要經
歷自己的經歷，要有總結和沉澱，才
能成為你的思想，而不是變成傳聲
筒。」她如此總結彭修文音樂的力
量：「音樂就是你的下意識。你用
心，音樂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你的境
界，就是你的思想。」

致力修復大師作品 學生獲讚「你把彭老師請回來了」

「彭修文誕辰九十五周年音樂會」
日期：7月24日、7月25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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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香港中樂團在紐約林肯中心，演出
譚盾、趙季平、彭修文等著名作曲家的作品。圖
為樂隊演奏彭修文的幻想曲《秦．兵馬俑》。

●1994 年閻惠昌（左）與彭修文在新加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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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中樂團推出的
《向大師致敬——彭修
文「文．武．情．懷」
珍藏DVD》。

在彭弘看來，父親在民樂方面的創造力
在年少時期就可見端倪。彭修文不僅

從小癡迷音樂，而且「記性特別好，聽一遍
就會了」。在重慶避難時，彭修文學胡琴沒
有琴，就和同學砍竹子自己做，馬尾是從旁
邊軍馬場偷偷揪來的，蛇皮用牛皮紙刷上雞
蛋清代替，唯一花錢的是兩條絲弦，「把早
點的錢攢下來買，絲弦特別愛斷，大疙瘩接
小疙瘩接着拉」。然而，如此癡迷音樂的他
卻沒有機會上過一天音樂學院，大量的音樂
積累都來自於自己的摸索和日夜不間斷的實
踐。他總是大量聽音樂，彭弘回憶：「除了
睡覺，他不停地在聽。我媽說『這耳朵都要
受不了。』」

一個癡迷的人 一個率真的人
這種幾近純粹的癡迷和熱愛，是彭修文一
生創造力不絕的原動力。在樂團工作的日子
裏，彭弘回憶，彭修文對自我工作的要求近
乎苛刻，「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排練場，幾
十年從來沒有遲到過，在民樂團幹了43年，
幾乎一以貫之。只要進了排練場，音樂一
響，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就專業上的事是
最重要的。」
那個年代聽廣播是大眾文藝的重要窗口，
「沒有現成的作品放，他就日夜奔忙地寫，
早上排練，下午錄音。」當時，中國廣播民
族樂團還有一個重要任務，那就是國宴演
出。「當時根據不同的來訪國家，要演奏該
國的音樂，沒有現成的，我父親就連夜從國
際台找來音樂，記譜、寫完、排練，晚上就
到國宴上演。」彭弘說，「他在工作上那是
絕對不含糊的。」她回憶有幾次排練，有人
問「老彭怎麼沒來」，馬上就有人說「在醫
務室吸氧」。半小時以後吸完氧，彭修文再
接着來排練。先民樂、後自己，這樣的行事
風格在他的藝術生涯中已經成為一種慣例。
「工作對於他來講，那是第一位，簡直是命
都可以不要的。」
與排練場上的嚴格截然不同，生活裏的彭
修文隨性而率真。「他特別愛開玩笑，我媽
說『你怎麼那麼貧！』話來得又快又急。」
彭弘說，「開玩笑的話在外面他一般不說，
畢竟歲數大了，工作上也要像個大人一樣。
但生活中他真的很平易近人，也很風趣。」
她回憶起，在一次全國民樂比賽中，作為組
委會主任的彭修文曾閒憩在台階上，正巧一
位家長帶着參賽的孩子走過，就向彭修文問
路：「老頭，比賽在哪兒？」彭修文聽完立
刻答：「就這個樓裏頭，你往上走。」旁邊
團裏的人當下都沒說話，等家長走了都哄笑
起來：「老頭，你是不是不給他分？他管你
叫老頭。」彭修文只笑說：「這有什麼？」
對同僚與晚輩，彭修文都一如親切的朋
友，從來不擺所謂大師的架子。彭弘記得當
時巡演的條件都不免艱苦，有一次到浙江采
風，只有彭修文住的房間有洗澡設備，他就
大手一揮邀請其他團員都過來洗澡，「隨便
來，隨便洗。」「專業之外，他在生活上是
很隨意的，也是很平易的，沒有那麼多的講
究。」彭弘說。

一天的香港中樂團總監
彭修文與香港的淵源，遠比大多數人知道
的更深。1996年，就在彭修文離世的前一
天，香港中樂團剛剛宣布他為下一屆音樂總
監。「第二天他過世了。也就是說，中樂團
和閻惠昌都沒有忘記他的前任曾經是『一天
的總監』。」彭弘說，「我很感動。」閻惠
昌也在此前多次談起這段重要記憶，「當年
1996年，我原本應邀來港，擔任樂團前輩彭
修文大師的助手，卻因彭大師驟然
離世，讓我臨危受命，於1997年正
式接任香港中樂團第四任音樂總
監。」
而更早之前，這份緣分還有更深
的根基。彭弘回憶，當初閻惠昌從

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後到北京，就住在廣播民
族樂團的宿舍裏，「我們的排練他經常來
聽。」那個年代的北京，中國廣播民族樂團
的排練場是許多年輕音樂人的課堂，閻惠昌
正是其中之一。他不僅旁聽排練，更在近距
離觀察中感受着彭修文對每一個樂句的處
理、對每一種音色的要求。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經歷了大手術後，彭
修文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但仍堅持與香港中
樂團合作演出了《秦．兵馬俑》和《中國狂
想曲》。「他帶廣播民族樂團兩次到香港，
反響都非常強烈。」彭弘回憶。在香港的唱
片市場上，彭修文的作品也廣受歡迎，還有
不少業餘團體也在不斷演奏他的作品，「所
以彭修文和中國廣播民族樂團都是和香港很
熟悉的。」1995年，彭修文到台灣高雄指揮
他人生中最後一場音樂會。整個排練期間，
閻惠昌全程錄像，把每一刻都記錄了下來。
彭弘說，那些錄像帶後來成為研究彭修文指
揮藝術不可多得的文獻，鏡頭裏記錄的不只
是音樂，還有藝術家在生命最後時光對作品
水準的把控與追求。
談及父親對香港中樂團的印象，彭弘轉述
道：「中樂團作為一個大的職業樂團，很
棒。尤其他們的視奏非常好，這是我父親幾
次去和他們合作非常直接的感受。」在彭修
文看來，一個職業樂團的視奏能力直接反映
了其專業水準，「有這麼好的一個職業樂
團，必定會對當地其他的業餘團體，包括學
生、市民的興趣，有很好的培養和提升。」

《秦．兵馬俑》壓軸 作品跨越國界
此次「彭修文誕辰九十五周年音樂會」的
兩場壓軸曲目皆為幻想曲《秦．兵馬俑》，
彭弘說：「這首曲子在每一次的演奏和唱片
中都可以說是最受歡迎的之一。」彭修文在
這首曲子創作中
使用了西方交響
的結構，更有中
國的音調、中國
人的情懷，還用
了一種中國人非
常熟悉的文學意
象，像一個娓娓
道來的斷代史故
事。
彭弘還記得，曾有一位荷里活電影作曲
家，寫過兩百多部電影配樂，無意中在美國
找到了彭修文改編的《圖畫展覽會》錄音，
覺得「這樂隊很神奇」。他通過上海音樂學
院的學生輾轉聯繫到彭修文，彭修文回信解
答了他的提問，又寄去一盒包括《秦．兵馬
俑》在內的錄音，沒想到很快收到這位美國
作曲家的回信。這位不懂中文的美國作曲家
在回信中說：「我聽出來一群士兵、一個魔
鬼、一個富人，還有抗爭。」這正是《秦．
兵馬俑》最基本的內容。
穿越語言與文化的隔閡，僅通過音樂的呈
現而展現故事，足以見得彭修文的音樂作品
在創造故事、構建意象上的出色能力。彭弘
說：「像《豐收鑼鼓》，就展現了農民幹活
的那種場景；《將軍令》的大鑼一響，古裝
戲裏插靠旗的形象就出來了；《夏之夜》的
配器精巧，就像站在太平山上看山下燈火，
生動刻畫出有香港味道的繁華夜景。這些東
西既形象又都是中國的音調，對於中國人而
言非常易於接受。」她還透露，《秦．兵馬
俑》甚至被加拿大和美國學者作為博士論文
研究對象，這也直觀地證明了，中樂的魅力
沒有地域的限制，「你只要寫得好，就有人
喜歡。」

大師之所以為大師，往往在於其
通過作品表現出的對於時代的超越
性，這種「超越性」往往進而令其
作品歷經時間而呈現出某種永恒
性，成為行業學習、教育與傳承的
寶貴資料。
進入新世紀，隨着移動互聯網的

高速發展，大眾的文藝欣賞路徑再
也不依賴於傳統的廣播、電視，網
絡發揮的作用愈加深刻。上海音樂
學院大二學生劉忱希在小學六年級時曾在網絡平台上
偶然聽到由彭修文指揮的《二泉映月》錄音，「簫聲
蒼涼而起，瞬間將我帶入阿炳的命運長河。」接受採
訪時，劉忱希形容他到如今依然記得那種震撼。
2024年，劉忱希在網絡上看到由彭修文指揮的《靈
山梵音》，「莊嚴肅穆的樂聲與梵唱，令人如臨古
剎」，美中不足的是他所看到的版本在畫質和音質方
面均已經嚴重磨損，在找遍全網都無更好的版本時，
他意識到，這是當時的時代條件所限而留下的遺憾，
「國外上世紀九十年代已有4K音樂會，但國內同時期
的彭修文影像卻還是模糊畫質。」他心裏有了想法，
「我必須學會修復它。」
他開始查學術資料，鎖定視頻出處、進行影像拷

貝，可是拷貝出來的影像依然模糊，嘗試修復的過程

中，「插幀不順、畫面中樂器出現
詭異花紋、人臉變形」的問題層出
不窮，音質上更有音畫時間差的問
題。經歷了上百次失敗，劉忱希終
於一步步克服了這些難點，完成了
第一個彭修文修復作品。彼時正好
在上海音樂學院授課的閻惠昌成為
了這些影像的第一批觀眾。看到如
此清晰的修復成果，閻惠昌大為感
動，不禁對劉忱希說：「你把彭老

師請回來了。」
如今彭修文影像修復工作還在進行中，從學生的角
度來看，劉忱希認為彭修文作品的修復有十分重要的
意義。「因為很多經典作品如果有很好的錄製，會把
配器等細節呈現清楚，對於學習作曲的學生是很大的
幫助，清晰的影像還可以讓我們直觀地看到大師指揮
的風采，有利於我們深入理解音樂。」劉忱希說，在
學術研究方面，很多時候要去分析頻譜、音響，如果
音樂會的效果能夠被準確記錄或者修復，那麼在後續
的分析和研究中都有很大的助益，也會鼓勵和吸引到
更多年輕人在這條道路上的精進和學習。得知香港中
樂團即將舉行「彭修文誕辰九十五周年音樂會」，劉
忱希更難掩期待和興奮，「我必須到現場洗耳恭
聽。」他說。

「我和民樂是共同體了。」彭修文生前常這樣說。放眼中

國民族音樂史，彭修文的名字始終閃耀着奪目的光彩。他

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音樂的革新者與實踐者，其創作與改

編的作品，不僅奠定了現代民族管弦樂的藝術基礎，更推

動了中樂以交響化的姿態走向國際舞台。他集指揮、作

曲、演奏於一身，掌舵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四十餘載，開創了以

弓弦、彈撥、吹管、打擊四個聲部組合的中國現代民族樂隊編

制，這一模式被海內外眾多民樂團廣泛參照，被譽

為「彭修文模式」。

斯人已逝，其不朽的創作成果與精神風骨仍在持續滋養中樂、

澤被後學。2026年，適逢大師誕辰95周年，香港中樂團將呈獻

「彭修文誕辰九十五周年音樂會」，由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

惠昌指揮，還特邀彭修文生前執棒的中國廣播民族樂團的演奏

家代表，共同演繹大師筆下的傳世佳作，致敬這位中樂巨匠的

不朽風範。在是次音樂會開演前夕，彭修文之女彭弘接受了香

港文匯報的特別專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 圖片由香港中樂團提供

●●劉忱希劉忱希（（右右））在在20262026年國際中樂指年國際中樂指
揮大師班揮大師班，，跟從閻惠昌跟從閻惠昌（（左左））學習學習。。


